
该画名为《我的养母》。因我母亲生下我即去世，上有哥哥又小，父亲无法养活
我，在我病危之际，多亏古山四村的一位善良农妇应香球把我抱去领养，求医寻药，
把我救活养大。今世我最难忘怀她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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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母视我如己出
1939年，养母将我抱回家，为我取

名“进郎”，胡振郎是我后来改的名字。
养母家在古山镇古山四村，与我出生的
龙山镇胡塘下村，相距不远。
养母名叫应香球，人长得漂亮，是

个克勤克俭的农妇，为人善良本分，不
识字，却懂得好多道理，这在当时当地
也属稀奇。养父比我养母大十岁，两人
是包办婚姻，他对养母没有什么感情，
大概也不懂什么是感情，常常骂骂咧咧
欺负她，甚至动手打她。
养父的父亲是秀才，家里有点文化

底蕴，但养父没有承袭父志，不肯读书，
当了铁匠。他聪明，手艺好，做的铁器颇
受人器用，远近闻名。养父后来沉迷赌
博，不务正业，连打铁的活也懒得干，一
有钱就去赌，十赌九输，回家就发脾气，
发脾气就打养母。养母性格懦弱，身体
娇小，加上没能延续香火，有心理弱势，
每每受了委屈，唯有哀求，从不反抗。
我懂事后，常常看到养父打养母这

一幕，因为养父性情暴躁，邻居一开始
还来劝架，三番五次就没有人上门劝
了，奇怪的是养母娘家人也难得来一
次。养母被打后，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向隅而泣，在这个家里，只有不懂事的
我，作为她的感情依托。我想，在那个
环境里，一般人真是生无可念，养母没
有走上绝路，一方面有她的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能够长大成人。
养母是我的救命恩人，视我如己

出。她自己没有孩子，收养我时已经三
十多岁，生活的重心都转移在我身上。
抱我回家后，让我活下去是头等大

事，养母为此花费了极大精力。虽然我
只能吃到糊糊，但一日三餐有东西吃，
我的身体逐渐显露生机，跟着养母学会
讲话，也会走路了。
只是，我仍然营养不良，人长得瘦

小枯干，肚圆如鼓。一次，村里来了中
医，养母带我看病，中医说我肚里有蛔
虫，要到杭州“胡庆余堂”买打虫药吃。
养父的哥哥在萧山经营铁器铺，商

号“胡金兴”。养母便委托伯伯捎来甘
积粉（一种打蛔虫的药粉）。我吃后，拉
出一痰盂蛔虫。又鼓又硬的肚子收回
去了，营养也能吸收了，我开始发育、成
长，与一般小男孩没什么两样。邻居看
我健康了，都替养母高兴，说这孩子命
大，将来一定有出息。养母也高兴，看
我一天天长大，她的辛苦和投入有了回
报，觉得非常欣慰。我日渐成为她不幸
生活中唯一的快乐源泉。
养母的生父也是秀才。但养母的

母亲没文化，不识字，他们离了婚，养外
婆便带着女儿出走，后来再嫁，生下我
的养舅舅。我养母颇受养外公影响，对
于学问和教育的事情非常敬重，觉得唯
有读书好，可以改变今后的人生，不至
于在小山村穷困一生。而一旦能够出
人头地，她的后半生也算有了依靠。这
在当地传统乡村文化里，不算稀罕的见
解，但放在一个贫困家庭，尤其是一个
村妇身上，多少有些不同凡响。
尽管家里贫困，养母还是想尽办法，

坚持将我送进学堂。她说：“做牛做马，
再苦再累，也要让你读书。我没读过书，
被人看不起，不能让你像我一样！”“只要
你有出头之日，我再苦也心甘，就是活着
没福分，人到黄泉也不怨。”

赶集赚学费
养母让我读书的意志坚定，但要实

现谈何容易。
家里只有两亩地种稻，产量不高，

仅供糊口。养母性格内向，但为生活所
迫，也学着做点微薄生意，打草鞋拿到

市场上去卖，这样的买卖，要送我读书，
目标遥不可及。养母绞尽脑汁，再想其
他办法贴补生活。
古山镇及附近乡镇集市，一般每五

天开场一次，到那一天，大家都去赶
集。养母开始辗转周边集镇，做包子、
肉饼出售。至今我都记得，七十年前，
我和养母在晨曦微露时出门，她挑着担
子，我背着一摞草鞋，我们在山路上错
落前行，形影相随。她说：“做人要勤
奋，如果天上掉金子，还得起早才能捡
到！”山路悠长，母子二人难得欢声笑
语，满心希望。养母的这些朴素话语，
我谨记终生，奉为圣训。我这辈子，在
艺术道路上起早贪黑，勤勤恳恳，曾经
为创作一幅画三十个小时不眠不休，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养母的“训诫”。
集市上人声鼎沸，热闹喧天。养母

卖包子、馅饼，有肉馅、雪菜馅、梅干菜
馅，还有家乡独特的豆腐馅。幼小的我
也捧着盘子，走进人群，高声叫卖，招揽
生意。我们赶一个又一个集市，往往要
付出很多，才能赚取一点小钱。
在养母的坚持下，靠着辛苦赶集的

收入，集拢我读书的学费。我终于进古
山镇小学读书。生活本来艰难，她为我
读书又额外多吃了许多苦头。因此，我
从小就懂得赚钱的不易。
乡下读书惯例以米粮抵学费，一般

一个学期交四十斤大米。四十斤大米
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是我们全
家一个月的口粮。家里的两亩薄田，精
耕细作，一年亩产也仅二三百斤，基本
是生活的全部保障。我们物尽其用，连
田里的稻秸也派用场，一部分用作编结
草鞋，一部分给家里养的猪作稻草床。
这样一来，烧饭的柴禾就要另作谋划。
我要去山里砍柴，或捡松毛、枯枝，十三
岁时已经能肩挑四五十斤的柴禾走二
十里山路。此时，我已经完全摆脱了童
年的羸弱，成为一个能干的劳动力。
养母爱我，在我们共同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都渗透着她的善良和深情，每
每回味，令我唏嘘不已。
因为养父嗜赌，家里欠债越积越

多。我读书后，日子更加捉襟见肘，困
难时甚至无米下锅。每年二三月份，青
黄不接之际，饥荒如影随形，我家常常
只能以草头充饥。有时，我早晨没吃东
西，空着肚子去上学。养母就想方设
法，向邻居讨些吃食，送到学校。她在

教室外等我下课，将我拉到僻静处，让
我赶快吃掉。我心疼她，知道她要做繁
重的体力活，更加饥饿，往往不肯吃。
养母说：“我年纪大，不要紧，你快

吃了上课去，别耽误课程。”
看我吃完，养母转身赶回家，继续

干活。我们虽然不是亲生母子，但一样
母慈子孝，心心相印。大概读书来之不
易，我总有一般小孩子不易有的懂事，
从不招惹是非，在学校一门心思读书。
一晃小学毕业，内心很想继续就

读，但深知，应该到此为止。在我童年
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受教育的机
会。养母用不眠不休、昼夜不辍的劳
作，以及对养父的低眉顺眼，换来我的
读书机会，我能读完小学，已让同龄人
羡慕不已。
对于读中学，我是既渴望又忐忑，

这种念头养母自然心知肚明。养母没
有犹豫，做好继续艰难供我读中学的准
备。我后来想，按照养母内心的规划，
如果条件允许，她会一直支持我读书。
初中、高中、大学，一路下去。养母是一
个尊重学问，向往有知识的体面生活的
人，这也是她的非凡之处。
由于成绩不错，我进入百年老校
——浙江省立金华一中就读。这在当
地是极大的荣耀。我因此非常骄傲，走
起路来都昂首挺胸，养母的脸上似乎也
有了光彩，邻居仿佛都客气一些。

丧母之痛再次降临
没想到，快乐的日子很快戛然而

止。不幸第二次降临到我身上，我再次
面临丧母之痛。生母过世时，我刚出
生，没有任何情感体验。养母的死，让
我真切感受到那句话——世界上那个
最疼我的人去了！
我上中学不久，养母因积劳成疾，

身体日渐衰微。养母有妇科病，并非致
命的恶疾。一般来讲，妇科病要休养，
但养母哪里有条件可以治疗休养。她
操持家务，供养我读书，要付出比常人
更多的辛劳和体力。养父的暴虐对她
的精神伤害也很大。长此以往，体力上
的透支和精神上的郁结，终于压垮了养
母的身体。
家里如此贫困，根本没有能力送养

母去医院治疗，只能求助土郎中、土方
子。养母的病情逐渐加重，而养父基本
不问不管。毫无办法的我，也试了乡间
秘方，期盼它能有神奇功效。
结果，没有任何生命的奇迹发生。

养母年龄并不大，仅仅四十九岁，可说
是油尽灯枯。其时，我已经辍学，离开
金华一中，在萧山养父哥哥处当上了小
铁匠。听到养母病危的消息，我心急如
焚，日夜兼程赶回她身边。
忆起养母过世的情节，我至今内心

黯然，无比酸楚。那是1954年初，一
天，她突然晕厥，进入弥留之际。好心
邻居一搭脉，摇摇头，转身对我说：“你
阿娘死了。”我顿时大哭。
以前见过村里人过世，我大概知道

些习俗，找来稻草，往腰上一捆，出门去
找村长。我说：“我妈走了，你帮帮我。”
村长可怜我孤苦无助，答应给我养

母一口薄棺材。我领了棺材，回到家，
在邻人帮助下，将养母入殓。待要盖棺
时，养母的口鼻间缓缓吐出一口气，居
然醒了过来。大家惊讶不已，也有的说
回光返照，反正人活过来就好，手忙脚
乱地将她移出棺，仍旧安置在床上。养
母活过来了，我转悲为喜。只是，回身
看一眼棺材，又无限伤感，后面终究只
是等死的过程。
第二天下午三点，养母真的走了。

我请邻居帮忙，一起在松树下挖好墓
穴，悲痛地埋葬了我的养母。我再次失
去了母亲，又成了没娘的孩子。
这一年，养父已经五十九岁，依然

赌博抽烟，游手好闲。绝大多数时间，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养母死后的几
个晚上，我孤零零地思念养母，睡不着
觉。为了省钱，房内并不点油灯，暗黝
黝的，让人害怕。寂静夜色中传来凄厉
诡异的叫声。我吓得和衣而卧，往往一
夜未能合眼。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出门，去后山

探究竟。趁着朦胧星光，看到了蹲踞在
小山顶上的猫头鹰。
据说猫头鹰嗅觉特别灵敏，能感知

到人之将死的气息，在人死前几天就在
附近鸣叫，人刚死的最初几天，它也叫，
因此乡间都把猫头鹰叫声当作凶兆。
我养母过世的“头七”，猫头鹰每晚都
叫，后来就听不到了。
没有养母的日子该怎样继续？命

运太早把独自谋生的难题摆到了我面
前。我无依无靠，思来想去，穿上草鞋，
背起破包袱里的全部家当，回萧山投奔
伯父。我刚上路，养父急急追赶而来，
要捉我回去，也不知他要我回去是什么
意思。这些年的劳作锻炼，我已算身强
力壮，不愿意回去。一阵纠缠后，他的
身影被我远远甩在后面。
我和养母相依为命，彼此度过了十

多年光阴。一贫如洗、省吃俭用的养母
过世前，留给我一枚有缺口的金戒指。
这枚戒指由养母的外婆传给她母亲，再
到养母手中，历经三代，算得上是她的
传家宝，也是她唯一的财产。现在，这
枚戒指静静躺在我的抽屉里。每回看
到它，我都要拿出来抚摸一番，短短几
分钟，却穿越回那个令人绝望的年代。
养母是旧时代千万普通农村劳动

妇女的缩影。她生命短暂，像流星划过
夜空，不留痕迹；她的死，像雨水落入大
地，悄无声息。七十年来，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她始终是我最敬重的
人。这个善良的农妇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俗语说：没娘的孩子像野草。生母
难产而死，童年的我，任凭风吹雨打，是
养母给我保护、关爱和温暖。有了她，
才有今天的我及我的一切。
许多年后，我有了富足的生活，每

忆起养母，总是分外落寞，那句“子欲养
而亲不在”，概括了我关于养母的遗
恨。我想让她过好日子，希望她能看到
疼爱的儿子实现了她的愿望，甚至超越
了她的追求。可是，只有在我的梦里才
能做到。
我常常梦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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